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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日，原本准备升高三的陈
斌(化名)不得不推迟入学，他被母亲
第 5 次送进了专门的封闭式医疗机
构进行戒网瘾治疗，戒断时间从1个
月到5个月不等。由于网瘾，过去几
年来，陈斌的中学生涯变得断断续
续，当网瘾“上头”时，如果母亲不让
他上网，他甚至会对母亲拳脚相向，
母亲也因此多次报警；长期玩游戏
用眼过度，陈斌的神色略显呆滞，说
话似乎也慢一拍，记者问他一个问
题，他有时要思考好几秒才能做出
回答……近日，记者专门走近部分

“网瘾少年”，了解他们背后的故事。

为逃避“控制”
他把网游当“麻醉剂”

陈斌的母亲今年50岁，是广州一
所特殊学校的老师。父母在他上小
学五年级时离婚了。在陈斌记忆中，
离婚后母亲性格变化很大。母亲平
时专门教授聋哑学生，在工作中非常
耐心和热情，但她回到家中对自己却
没有耐心。一开始，陈斌对母亲的打
骂选择了隐忍，但后来他开始反抗。
2017年8月的一个晚上，上初三的陈
斌躲在房间玩游戏，母亲夺过手机狠
狠摔在地上。他骂了母亲几句，母亲
一怒之下拿着拖把朝他身上挥来，他
抓住拖把，和母亲扭打在一起，随后
摔门而出。当晚，陈斌在网吧玩了两
小时游戏。当他深夜回家时，发现家
门口有几个警察，陈斌这才知道，母
亲报警称发生家庭矛盾，警察随后对
陈斌进行了批评教育。

在陈斌看来，自己对网游并没有
上瘾。“只要我打游戏超过两个小时，
我妈就认为我上瘾了。”陈斌告诉记
者，自己把网络游戏当作逃避母亲

“控制”的麻醉剂。在玩游戏时，他会
暂时忘了和母亲之间的不快，整个人
就仿佛生活在游戏的世界中。

初二那年，陈斌选择了复读，因
为母亲觉得他当时升初三也考不上
好高中。“自从父亲离开之后，我在母
亲面前就是没有发言权的，即便反抗
也没有用。”说起自己的母亲，陈斌滔
滔不绝。陈斌母亲告诉记者，陈斌
最长曾经在网吧吃住了 3 天 3 夜。
她认定儿子已经网络游戏成瘾，决
定把他送到专门的机构进行戒网瘾
治疗。但前几回效果都不理想。

爱之深责之切
母亲5次送他戒网瘾

从陈斌上高中起，母亲对他管
得更严了。有时母亲还会翻看他的
微信，询问他通讯录里的好友分别
是谁。“她把我的微信好友都贴上标
签，哪个是好人，哪个是坏人，全部
都由她来定义，有时我不回家，她就
会挨个打我同学的电话，时间久了，
我在同学面前很没面子。”

陈斌承认，自从开始玩网络游戏
之后，自己和母亲的关系非但没有缓
和，反而更加恶化。“每次因为玩游戏
我们吵架吵得很凶的时候她就会报
警。到现在为止已有几十次了。”

说起儿子陈斌，母亲彭女士忍

不住泪眼婆娑。“网络游戏害了我的
儿子。”她哽咽着说，儿子从上初二
开始沉迷网络游戏，平时在家手机
不离手，晚上睡觉也躲在被窝里看
手机。彭女士说，儿子自从沉迷网
络游戏后，成绩直线下降，今年春节
期间，儿子在广州医科大学附属脑
科医院被诊断为“青少年网络成
瘾”，经过稳定情绪处理后症状有所
减轻；但回家不过两个月，儿子的网
瘾便又犯了。她只好再度将儿子送
到医疗机构进行治疗。

即便母子俩经常争吵，陈斌还
是承认，母亲的确非常爱他。“她为
了我可以付出一切，但这种爱的方
式太极端了，让我快窒息了。”

如今陈斌仍在广州进行戒网瘾
治疗，这已经是他第5次被母亲送去
进行“脱网”治疗了。他告诉记者，经
过这几个月的治疗后，他感觉自己对
网游的兴趣没以前那么大了。因为
网游，陈斌已经比同龄人慢了半拍，
他现在的想法就是重新把基础打牢，
争取明年上高三，成绩能有所突破。

以游戏“报复”冷漠
“希望父母对我好点”

和陈斌一样，今年 18 岁的阿骅
迷上网络游戏也是因为在家里感受
不到温暖。出现在记者面前的阿骅
头发很长，眼睛深度近视。对于记
者的提问，他都以极短的话来回
答。阿骅母亲说，儿子平时在家安
静得可怕，如果没人和他聊天，他可
以很多天一句话都不说。

阿骅从小和爷爷奶奶住在一
起，只在上小学时在父母的店铺那
边和父母一起生活了4年，上初中后
他又开始寄宿，和父母的接触更少
了。每个周末回家，父母往往还在
店铺中忙碌，因此他回到家基本上
也只是和弟弟妹妹交流。阿骅说，
家庭成员之间没有那种亲密的感
觉。“说实话，我和父母没有很深的
感情，他们不了解我，也不想了解
我，从小到大也不关心我的学习，他
们甚至连我上几年级都不知道。”

上了高中之后，阿骅开始感觉
到自己不适应集体生活。随着课业
压力加大，他出现胸闷、乏力、失眠、
嗜睡等症状，并且他对和同学们交
往感到很头疼，觉得“心累”。

2019年3月，阿骅在学校的体检
中发现色弱，学校提出有可能会影响
到以后大学报考专业。从那以后，阿
骅便出现厌学情绪，整天躲在家中玩
游戏。阿骅的母亲告诉记者，自己每
天下班回到家，发现儿子都在拿着手
机玩游戏，有时甚至玩通宵。2020年
6月的一天，父亲将他的手机藏起来
之后，阿骅大发雷霆。除了跑去父亲
的档口大吵大闹外，他还趁父亲上班
期间跑到父母房间里，将床板、床垫、
柜子、梳妆台等物品砸坏以表达不
满。阿骅的表现让父母大吃一惊，他
们没想到，原本沉默寡言的儿子发起
火来这么吓人。阿骅的父亲将手机
归还给阿骅后，阿骅的情绪平静下
来。但他意识到，儿子已经患上了严

重的网瘾综合征。
夫妻俩连哄带骗，将儿子带到了

一家戒网瘾机构进行专业治疗。在
那里，阿骅度过了一生中最难忘的两
个月。“我在那里是军事化管理，每天
早上6时起床，你们在电视中看到的
电击、药物治疗等各种手段我都试过
了。”阿骅淡淡地说着这些，似乎讲述
的是别人的遭遇。但从戒网瘾机构
出来后，阿骅却再也适应不了学校的
生活节奏。父亲也察觉到了他的变
化，今年2月为他申请转学。

转学后，阿骅到了另外一所学校
高二的一个平行班，但他很快又出现
严重厌学情绪，每天只想躲在宿舍打
游戏。一个月后，父亲觉得不能再让
儿子这样沉沦了。夫妻俩决定把儿
子送来广州进行戒网瘾治疗。

来到广州进行治疗后，阿骅的生
活逐渐规律起来，每天早上准时起床
做锻炼，随后进行心理治疗，再加上
药物治疗，阿骅的内心逐渐平静下
来。两个月下来，他没有接触手机，
也没有和父母通电话。“你觉得这次
能戒掉网瘾吗？”记者问阿骅。“我也
不知道。”阿骅坦言，自己沉迷游戏，
是对父母长期以来对自己冷漠、漠视
的一种报复。“我希望今后父母能对
我好一点。现在开始还不算晚。”

机构声音：
多数“网瘾少年”
病根在于父母

说起“网瘾少年”，广州仁泰医
院副院长张治华主任医师感慨万
千。因为设置有戒网瘾专科，该院
每年都能接收上百位前来接受治疗
的青少年，年纪多在12~18岁之间。

张治华介绍，网瘾同酒瘾、烟瘾
一样，会让人产生心理与生理上的依
赖，网络成瘾与物质成瘾的机制有些
类似，所以要戒掉网瘾，其难度并不
比戒掉烟瘾和酒瘾小。由于长时间
面对电脑、手机等电子产品，失去了
和社会接触的机会，会导致孩子们将
现实幻想为网络虚拟世界，在做事时
容易冲动，也容易有暴力行为。从张
治华接触的案例看，多数“网瘾少年”
都能从父母身上找到原因，比如家中
父母不和睦，或者父母忙着工作没空
照顾孩子，手机就成了孩子打发空虚
时光的工具，久而久之，成瘾难戒。

在他看来，为了避免“网瘾少
年”出现，光靠戒网瘾机构是远远不

够的。需要家庭、学校、游戏平台共
同努力。尤其家长，是解决“病根”
的关键，家长每天必须多陪孩子，减
少孩子与手机“亲近”的机会，并且
必须对孩子使用手机做出节制；学
校也应该加大宣传过度使用电脑、
电子产品和沉迷游戏的危害性，引
导家庭、学校各方共管共治，为未成
年人健康成长营造良好环境。

陶宏开：
建议彻底禁止有害游戏
送孩子去戒网瘾应慎重

国内著名戒网瘾专家、华中师
范大学素质教育研究中心主任陶宏
开教授这些年来一直致力于帮助青
少年戒除网瘾，他发现，几乎所有的

“网瘾少年”都伴随着学习成绩下
降，同时，很多还伴有暴力倾向。

陶宏开表示，即便国家出台了关
于未成年人玩网络游戏时间的限制
性规定，但这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青
少年上网成瘾的问题。陶宏开解释，
游戏应该是人们在工作之余开展的
有益于身心健康的活动，从这个标准
来看，现在的不少游戏其实是有害
的。“之前有科研成果证明，长期玩这
些游戏会使孩子的左脑萎缩，对身心
健康产生严重危害。所以对这类有
害游戏，我建议应彻底禁止。”

陶宏开之前接触过很多家长，因
为束手无策，把孩子送到戒网瘾机构
进行封闭式治疗，甚至接受过电击、
暴打、大剂量服药等治疗方法，但最
终都没有效果，每次遇到这样的孩
子，他都很痛心。“现在有不少戒网瘾
机构利用家长的焦虑心理，每年接收
大量孩子戒网瘾，但这些机构采用的
很多方法都是无效甚至是错误的。”

陶宏开还表示，很多孩子结束
治疗重新回归校园后容易被贴上标
签，对其身心健康也很不利。很多
孩子经过戒网瘾治疗后都选择了转
学。“全社会都要接纳曾经上网成瘾
的孩子，别让孩子抬不起头来。”

陶宏开坦言，有网瘾不是孩子
的错，孩子是受害者。而戒除网瘾
也是一个长期的问题，先要从家庭
教育开始。“孩子要戒网瘾，家长首
先要换换脑筋，戒除网瘾的根本方
法是推广素质教育，对孩子进行自
我教育，让孩子自己认识到网瘾的
危害，而不是把孩子送到戒网瘾机
构关起来几个月。” 据广州日报

走近网瘾少年们

他们沉迷网络的病根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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